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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人民政协报社

联合主办

读文史资料 学百年党史

深圳改革之初的回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办公室与人民政协报社从历年出
版的文史资料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

回忆文章重新编发，为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
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
识和理论创新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大部分都
是荒山野岭，想要外引内联，必须要搞
基础建设，做好“三通一平”，给外商
和内联企业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由于当时要先有项目才能拿到资
金，如此一来就有了矛盾：没有外引内
联的项目，就拿不到建设的资金；没有
资金搞基建，就没法外引内联。怎么
办？后来经中央批准，我们采取了向银
行贷款的方式。贷款办特区这一具有开
创性的举措，在我看来，正是国家从计
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逐步探索中，契
合改革逻辑的一环，前因后果要从中央
为什么要办经济特区开始追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出来
全面主持工作，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了
经济建设。中央为此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进行研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
主管省计委工作的王全国参加了会议。
会上，习仲勋同志提出，“文革”前，
香港地区副食品、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都
由内地供应，但“文革”期间内地出口
中断了，香港地区改为从日本、泰国等
进口，由此造成内地外汇紧张。习仲勋
同志提议：“首先要把港澳的外汇争取
过来，要搞生产。”经中央同意，在广
东省宝安县的基础上成立深圳市，由当
时的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任市委书记，
开始搞农副产品供应香港来创汇。

此后，中央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确定让福建和广东先行一步对外开放。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小平
同志提出了成立经济特区。1980 年 8
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第一任书
记是吴南生同志，以他为班长的第一届
市委班子核心工作是解放思想、对外开
放，将经济工作搞上去，首先搞个对外
的港口加工区。

为加深改革，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
场经济靠拢，当时中央给经济特区定了
向“四个窗口”（技术、知识、管理和
对外政策）迈进的方向。

第一届班子8个月拉开了深圳改革
开放序幕，之后建设经济特区的重任交
到了以梁湘同志为首的第二届班子的肩
上。我是第二届班子成员之一，1981
年来深圳，一来就是“管钱”。当时，
中央除了给经济特区一系列政策外，还
给了1.5亿元贷款，这笔钱对于一个城
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只是杯水车
薪。为此，我们向中央请示解决之道，
在中央的支持下，我们通过贷款的形
式，引入资金进行生产建设，通过税收
和出口赚取利润来还贷款，再投入生产
……如此循环反复，经济特区建设资金
就有了“造血”机能。

当时向银行贷款也不容易。我把各
大银行行长请到深圳商议，当中有行
长问我：“贷款用什么方法还？”我
说：“愿意长期贷款的，我就长期偿
还；愿意短期贷款的，我就短期内偿
还。”其实我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半年
期为例，上半年向浙江贷款，快到期
了，我就向江苏贷款还浙江的，等江
苏的贷款快到期了，我再向上海借款
还江苏的……

靠贷款滚动起资金后，当时深圳
经济特区的面积是 327 平方公里，其
中中心区56平方公里的基建工程遍地
开花。由于原来宝安县建设人才缺
乏，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以前计划
经济，中央有些部委的人才并没有充
分利用，我们去跑了包括铁道部、化
工部、纺织部等数十个部委，请他们
派工程队到深圳承办工程。在各部委
支持下，这些施工队伍纷纷南下，我
们有了40万人的建设大军，开始了热
火朝天的城市建设。

用贷款提高
“造血”能力

周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变经济体
制，这对于新中国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快，小
平同志又提出了先搞“试验田”，成立经济特区的设
想。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成立，一场伟大的
试验拉开了序幕。那时深圳是“一穷二白”，在中央
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情况下，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4年，小平亲自到深圳来视察那一年。来之
前，他就说：“办经济特区是我的主张，是中央的决
定。究竟对不对，我要去看一看。”当时我们也盼着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能亲眼来看看他的
“作品”。

1984年1月24日，终于把小平给盼来了。在他
视察深圳时，梁湘、周鼎和我全程陪同在左右。

在行程当中，我们登上了国商大厦。我记得小平
在这座当时深圳最高层的建筑俯瞰整个经济特区热火
朝天的建设场景以及远眺对面的香港时，曾陷入了深
思。看到渔民村的变化，小平特别高兴，边走边看
时，梁湘、周鼎等同志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可是他
光是看和听，就是不发言，也不表态。临行去珠海
前，他只是说了：“你们说的这些事，我都放在脑子
里了。”

小平走后，市委感觉小平对深圳应该还是满意
的，一路兴致都很好。到了1月29日，我们得知小
平在离开珠海前，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这样一来，我们困惑了：“小平同志在深圳不吭声，
去了珠海说‘珠海经济特区好’，那深圳经济特区是
好还是不好呢？”当晚，市委连夜紧急召开了常委会
议，认为：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了，我们替珠海高
兴，但能不能也给深圳题词呢，表扬也好，批评也
罢，至少给深圳之行的观感留下意见。

梁湘同志决定派人到广州，请小平同志题词。派
谁去呢？小平住在深圳迎宾馆时，是接待处处长张荣
全程为他服务的，张荣对各方面的情况和人都很熟
悉，自然是最佳人选了。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派张荣
代表市委向小平同志反映这个恳求，先去“打前
站”；如果小平同志要深圳市的领导去，那梁湘、周
鼎再过去。张荣去之前，我们还草拟了几个题词的内
容，比如“深圳特区好”“大鹏展翅”等。没想到张荣去了
广州后，两天都没有结果，我们在深圳望眼欲穿。

2月1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张荣后来回来描
述了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幕：当天上午，小平同
志看到张荣还在，然后就问：“你怎么还没走？”张荣
说：“您还没写题词，我怎么回去向市委交代？”小平
就吩咐工作人员把纸铺开，很快就挥毫写下：“深圳
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
的。”并把落款的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也
就是他离开深圳的那一天，这充分证明小平同志一直
在心里酝酿此事，早已是胸有成竹。

那一天，我早早就守在市委的电话机旁，忐忑地
等待张荣的电话。那个上午过得特别漫长，每一分钟
都像在煎熬，我既期盼又紧张。到了10点多，电话
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迫不及待地拿了起来，张荣兴
奋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小平同志刚刚为深圳题词
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按照我们草拟的其中一个内
容，他念了三遍，我逐字逐句记下小平题词的内容，
真是欣喜若狂、激动万分：“这是对特区最大的支持
和肯定啊！”

当即，市委决定在《深圳特区报》上刊发小平的
题词。第二天见报后，国内外为之轰动。此后全国各
地纷纷派代表来深圳考察，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
越迈越大，国家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可以
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就没有深圳经济特
区如日中天的迅猛发展，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也不可能
那么快。

【本版文章选自深圳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编《追梦深圳——深圳口述史精编》（中国文史出
版社出版），本次发表前做了重新编辑，小标题是编
者所加。作者周鼎曾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
人大筹备组组长；方苞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宝安县委
书记；刘波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政协
副主席；邹尔康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小平同志刚刚
为深圳题词了！”

邹尔康

深圳建市后，我分管政法和“三农”工作。
当时，群众非法偷渡到香港谋生等现象屡禁
不止，一直是困扰着宝安县的一个“老大难”
问题。建市第一年，曾出现一天两三万人偷渡
的情况，归根结底是因为“穷”。推进农村改
革，使农民尽快富起来，遏制偷渡风，为经济
特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改革，从农村的管理体制开始。在
1978 年，宝安已经有些公社试行包产到
户，却受到外界的质疑、责难。我到坪山公
社调研一周，向市委汇报、统一认识。虽然
当时上级文件是不准包产到户的，但市委还
是支持农村干部群众这种敢闯的精神。到了
1980年，包产到户已经遍及全市，农民的
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劳动力从“吃大锅
饭”的公社管理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1978 年夏天，习仲勋同志视察宝安

后，我们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上，与
香港五丰行合作办起第一个年产10万只活
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场
人员的实习基地。到了1981年，深圳市内
新建的规模达5万只以上的养鸡场达27个，
活鸡出口量从1978年前的4万至6万只增长
到114万只，1984年达600万只，到1989
年达1800万只，约占香港市场的1/3。出口
一只活鸡，农民有2元利润，农民年均收入
增加了几倍。

同时，我们还引进外资挖塘养鱼、租地
种菜；1981年，又放开“三鸟”、塘鱼及果
菜的外贸收购价格，以促进种养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辐
射作用，1980年和1981年，我们先后起草
《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若干
规定》和《关于恢复宝安县建制几项政策措

施》，经市委审核同意公布实行。这两个文件
规定，“社队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免征所得
税三年”“鼓励特区与县、社联合办厂 （场）
办企业”，特区政府“引进外资、‘三来一补’
企业尽量放在宝安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
尽量采取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形
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
营”，宝安农村上述企业可“享受特区企业同
等待遇”以及“县成立进出口服务公司，直接
办理本县地方外汇进口业务”，外资“三来一
补”项目由县审批等，这些优惠政策措施，有
力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1979年，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企业
170多家，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工缴费达
1000 万人民币；在内联企业方面，到 1986
年，全县与国内20多个省联合办工业达100
家，至1990年已达302家，总投资9亿多元，
年均递增62.27%。

由于深圳的农村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
1981年，不少社、队已经出现了万元户，人
们从中看到了希望，农民已经不偷渡香港了，
原来偷渡香港的村民回来定居的也逐渐增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农村村民的一
般收入还超过了香港一般居民，困扰我们几十
年的偷渡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用经济手段解决偷渡问题
方苞

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人才奇缺。
按照规定，调进干部单是一级级地办理

调动手续就需要半年以上，而深圳经济特区
刚开始建设又急需大量的人手。再加上新生
的城市，到处还很荒凉，干部一看都不愿意
来。就算我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组织部工作经
验，一样在招人的难题前屡屡碰壁。

记得1981年，我刚来深圳不久，时任
市委书记梁湘让我去广州调300多名干部过
来。我想着自己在省里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的
组织部副部长，这事“小菜一碟”，就拍着
胸口说：“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就去了广
州，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一听是深圳，就
嘀咕说：“太荒凉了，不去。”没有办法，我
就去找我熟悉的、优秀的人，没想到他们避
之唯恐不及。那些被我点到名的人，都说我
是“衰人”。

折腾了近两个月，才招来了 20 多个
人，差了好大一截。回到深圳，梁湘眼看到
处要大干快上又没有人，心急如焚之下，说
我这个组织部部长干了一辈子还招不到人，
简直就是“窝囊废”。

我一辈子都受表扬的，从没挨过这么重
的批评，但自知理亏不敢吭声，只能积极想
办法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经过反复商量，我
与组织人事部门的同事研讨出了一套方案
——向外公开招聘干部。

但此事需要中央组织部“开绿灯”。
1981年年底，我遵照梁湘的嘱咐，带队前
往北京向中组部汇报，得到了中组部领导的
大力支持，批准我到12个城市去招聘。得

到消息时正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当时还在北
京，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马上给梁湘
打电话，他也很兴奋，说：“解决了招人的
大难题啊。”

1982 年年初，中组部正式下了文件：
只要个人自愿报名，深圳的招聘组也想要，
当地组织部就要通知原来的单位放行。那一
次，我们顺利在北京招聘了一批优秀的骨干
人才。

其实，此时距离上次在省里招聘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样的荒
凉，为什么这一下又有人自愿报名了呢？因
为我们在商议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时，想到了
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条件：干部来了特区就有
房子住，比如高级工程师或处级干部住三房
一厅，工程师或科级干部住两房一厅。虽然
房子还没有，但由于当时住房很紧张，那些
知识分子一听有房子住，眼睛都亮了。

承诺好的房子怎么解决？当时我去找主
管基建的罗昌仁同志，告诉他如果没有房子
的话，招来的人恐怕都留不住了，他满口答
应帮我解决。后来干部们来了之后果然都有

房子住。我觉得很神奇，好像他变魔术一样把
房子变出来了。他说是周鼎同志找来了资金，
才把房子建起来的。

就算有了政策、有了房子，招人也不是一
帆风顺。毕竟人才是每个地方的宝贝，把别人
单位的优秀人才挖走了，就像挖掉了人家的心
头肉。所以我去好些地方招聘，还没自报家
门，我的名声早已传到了各地组织部那里了，
人家知道是“刘波来了”，都躲着我。

这也难不倒我，我一方面上街贴招聘启
事，一边又登报招聘，还积极跟当地人事部
门示好，后来报名的人还是很多的。1983
年，我们在上海招聘时，得知著名艺术家祝
希娟有意到特区发展，我赶紧亲自上门去拜
访，她反复考虑后，毅然表示愿意到特区来
出一份力。

祝希娟到深圳的事情很快就被媒体报道出
来了，结果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来报名的人纷
至沓来，“招人难”的局面一下子就扭转了，
我心里乐开了花。

到了1985年，我已为特区招到了5.7万名
人才，招聘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用待遇吸引人才
刘波

19821982年年，，深圳蛇口竖立起深圳蛇口竖立起““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的标语牌。。这一口号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口号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01980年年，，深圳交通全靠步行和自行车深圳交通全靠步行和自行车。。


